
◆六岭杂谈

3爱莲池
审稿：邱少兵 责编：刘振华 版式：严立 总检：魏谦 2021年10月31日 星期日

转眼之间，三年过去了。2018 年 7 月 6 日，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长长的会见。

这天上午10时，我与家乡诸位亲戚及在京
友人到八宝山参加陈早春先生的遗体告别仪
式。仪式之后，仁文先生组织部分亲友为早春
先生召开一个小型追思会，也是代早春先生家
人招待一下大家。随后，他专门邀我到附近的
时差咖啡厅茶叙。他从车的后备箱里给我提出
早准备好的两袋子书，都是他的著作，一一签
名送给我。在平时的微信交流中，我知道他的
时间排得很紧，繁忙的教学科研加上国内外各
种会议、活动等一系列的事情铺天盖地。他能
抽出这么长的时间与我见面，实在让我感动。
我曾在日记中写道：“知仁文先生忙得团团转，
晚上一两点休息是常事……这激励我要像他
一样勤奋。他是大学者，社会地位这么高，还这
样努力。而我正学习写作，要改变自己的闲散
心态与懒惰状态。”

咖啡厅外阳光明亮。我们面对面坐在厅中
的大窗边，仁文先生谈家乡往事，谈对老师的思
念。他说在建华中学读初中时，一位县城来的年
轻女老师上课讲普通话，一些顽皮的同学就取
笑老师，说她“咬竹脑壳”，结果把老师气哭了。
下课时，老师说：“我今天讲普通话被你们气哭
了，将来你们讲不好普通话也会有哭的时候。”
仁文先生说老师这话对极了，人生奋斗无止境，
说不好普通话，讲课、上电视困难重重，咱们隆
回的老一辈欧阳涛老师甚至陈早春老师，都吃

过这方面的亏。他说一定要从小学好、练好普通
话，还有英语，也要大声朗诵，否则一旦走出大
山，挑战就会迎面而来。大学期间，他的普通话
不知令自己苦恼了多少次，苦心人天不负，最后
竟能在学校辩论赛上获得最佳辩手的称号。如
今，虽然他能上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接受专访，
并在国际会议上用英文发表演说，但他还天天
不忘学英语，洗漱、早餐时听英语，开车、坐车时
也听，总之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明白了，难怪仁文先生硕果累累，成为
了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原来是有这样一种勤奋
与毅力。有了这样的勤奋与毅力，怎能不日有
所获、集腋成裘呢？

我早就读过仁文先生的《法律应与诗书
通》，这是发表于2015年3月13日《检察日报》
的特邀文章。从中，我知道了他每年都在该报
的“每月名家”专栏发表散文作品，且坚持了十
余年。早些年仁文先生多写些海外游记，近些
年侧重哲理思考之类。收获还真不少，所发表
的文章被《读者》《作家文摘》等多处转载，并被
收入名家哲理美文、年度最佳杂文、中学生课
外读物等著作。他在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的散
文集《远游与慎思》曾被评为该馆2016年春季
十大好书，2020 年又推出了增订版。值得一提
的是，在一次全国检察系统文学笔会上，组织
者安排仁文先生与著名作家莫言先生给参会
代表谈创作体会。原本让莫言先生先讲，但他
说他去年已经讲过了，再讲也讲不出多少新

意，还是请刘老师先来。推卸不过，仁文先生只
好把自己在写专栏文章时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报告给大家，没想到得到莫言先生的高度评价
和充分肯定，他在接下来的发言中数次引用了
仁文先生的观点。

坐在咖啡厅，我把所知道的这次笔会上的
事提了出来。仁文先生听了，说那是莫言先生的
谦虚与美意。接着，他又进一步对“法律应与诗
书通”的主张作了展开，听得我连连点头称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仁文先生说他在从
事法学研究的工作中，每年都要尽可能从法律
条文和案例中抬起头来，思考一些人文问题，
他认为这不光是修身养性的需要，对研究法律
与法学也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他希望自己
继续在提高对人生的感悟能力和精神境界上
下功夫，一直坚持下去，写出更多更好的法学
作品和文学作品来。他还深情地说，故乡给了
他灵感和寄托，乡愁是他写作和思考的一个重
要资源，不光文学，还有法学。

面对这位从家乡大山中走出的著名法学
家和优秀作家，我深受感染，除了敬佩，还有他
那自然而然流露出的谦逊与低调。

时间过得太快，我们要告别了。走出时差
咖啡厅，他一路相送，直到地铁入口，虽依依不
舍，也只好互道珍重。此时，与仁文先生畅谈后
带来的那种如沐春风如饮甘露之感，充盈着我
的内心，久久难以忘怀……

（陈静，隆回县作家协会主席）

法学家之外的刘仁文（下）
陈 静

我的老家在湘中一个叫茶水坑的古村落，
这个地名的来源，源自一口古井。这口井喂养
了我们祖祖辈辈，也孕育了茶水坑人上善若水
的秉性。

早前返乡避暑，一见到那口清澈见底的古
井，我便快步向前，双膝跪地，双手撑住井边，与
清凉的井水来个“深情一吻”。灌满一肚子井水，
祛除舟车劳顿的疲乏，闲坐在井边的青石板上，
望着这一汪碧水……

思绪飘忽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年迈的爷爷
来到井边打水。只见他将水桶一晃，在水面上画
出一道优美的波纹，赶走闲游的鱼虾。而后爷爷
提起满满一桶水，颤颤巍巍地踏着石板路，往家
走去。虽只有十几级石梯，却因手抖得实在过于
厉害，往往到家时，水只余下小半桶。但乐观的
他仍会向奶奶邀功，乐呵道：“这样锻炼下去，以
后这打水的活我包了。”

爷爷的晚年略显凄凉，一直与病魔做斗争。
但他始终乐观如初，这源自于他年轻时要强的
个性。得病前，爷爷是个身材高大的山里壮汉，
奶奶常说他挑上两百斤的担子，仍能健步如飞。
家中祖屋两米多高的柱子，便是他独自一人从
深山扛回。

爷爷对公家事特别热心。古井原是一个水
坑，爷爷带着村里人从山谷中抬回巨石，再刻成
门板一样的青石板，将水坑修整成了四口井，并
按照使用功能分为饮水、洗菜、洗衣、去污四个
区域。为保障大家的饮水健康，每隔数月爷爷又
会召集大家，淘尽井底泥沙，并撒上石灰杀菌。
爷爷的热心肠不仅仅体现在带头修井上，很多
时候他显得很爱操心。要是邻里吵架了，他都会
去说几句公道话，劝大家化干戈为玉帛。要是院
落的人在外受委屈了，他更会带着族人前往据
理力争，替乡亲讨回面子。

那是一个寻常的傍晚，爷爷从田间劳作归
来，大老远就听到有人在争吵。热心的爷爷生怕
出事，连忙大步向前，一问究竟。原来是十来个
汉子在集体林场偷树，被乡亲们挡住去路。对方

为头的是一个恶名在外的村霸，不仅不肯放下
木材，还举着柴刀叫嚣：“我砍公家的树，关你们
鸟事，谁再敢挡道，我就砍死谁。”手无寸铁的爷
爷毫不畏惧，他张开坚实的臂膀，斩钉截铁地说
道：“谁要想在茶水坑偷树，除非从我身上踏过
去。”村霸见爷爷目光如炬，被震慑住，迟迟不敢
动手。正在双方僵持之际，一阴险小人悄悄绕到
爷爷身后，一闷棍直击其后脑勺。壮实如山的爷
爷轰然倒地，偷树汉子们趁机逃窜。

因脑垂体受到重击，爷爷从此一蹶不振，后
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一身健硕的肌肉日渐萎
缩，手脚常常不自主地颤抖，最后连筷子也拿不
稳了。到我上初中时，爷爷已病得连翻身都需要
人帮忙。少不更事的我曾问爷爷：“嗲嗲，要是时
间倒退，你还回去打抱不平吗？”爷爷苦涩地笑
道：“这就跟年轻时一看到井里有沙子一样，我
还是会去淘井，这有什么好反悔的。”

爷爷走了已有十余载，可他说这句话时那
坚毅的眼神，犹如就在昨日，深深地刻在我脑海
里。正当我思绪飘远于天际间，一只飞鸟落在井
边，它飘逸灵动的身影将我拉回现实。举目一
望，井边的功德碑上，当首赫然刻着父亲的名
字，那是他在前几年为修缮古井的捐款记录。

近年来，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古井也
如一个垂暮的老人，存在的象征意义大于其实
用价值。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水井由于
年久失修，四处漏水，井底更是积满了淤泥。昔
日碧波荡漾的古井，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稍有雨
水就变得浑浊不堪。每每返乡，见此情景，父亲
都会黯然神伤。

犹记得那是一个周末，我和父亲在家中喝
茶闲聊，二叔的一个电话，让他高兴了许久。原

来二叔告诉他，大家倡议要重修古井，问他捐多
少钱。我仍记得父亲的原话：“让大家先捐，反正
我来兜底，一定要把井修好。”

数月后，再次返乡，看到修缮一新的水井，
父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可看到村里人
在古井旁立了功德碑，还把他的名字写在首位，
他又有点惭愧。他说自己没回来出一天义工，只
是出了点钱，本不该出这个风头。可木已成舟，
他也只好接受，只是反复叮嘱二叔，以后实在要
立功德碑，一定不要把他的名字写在前面。

父亲的性格和爷爷有太多相似之处，为了
家乡他甘愿奉献，不求留名。当村秘书时，他带
着乡亲们，用锄头在陡峭的山坡上挖出一条马
路。前两年，他又和二叔牵头四处筹资，修好了
院落里的公路。由于资金有限，路面一直没硬
化，这是他的一块心病。过世前不久，还在跟我
念叨，听说龙山锑矿的矿渣便宜，想找人拉上几
车，铺到土路上，这样乡亲们出门也不用走泥巴
路了。可谁能想到，他还没来得及完成这个心
愿，就被病魔击倒，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去世的一个多月前，父亲清明回乡祭祖。
村里召集乡贤为寒门学子募捐善款。虽我家是
单职工家庭，平日里也没什么很多积蓄，父亲却
豪气了一把，再次成为爱心榜第一名，捐款了
13000元。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我和二叔也合捐
了3000元。

那晚，我梦见了父亲，他带着我在门口古
井冲凉。我俩提着水桶痛快冲洗，酣畅淋漓间
还有说有笑。一桶桶冰凉的井水冲刷而下，不
仅洗净了凡世的满身尘土，也冲淡了内心深
处的哀伤。

（童中涵，任职于新邵县小塘镇人民政府）

故乡的古井
童中涵

我 12 岁开始，就挑着担子，走村入
户卖茶豆腐。第一次卖，脸皮薄，怕丑，不
敢喊。碰到熟人，就低着头、侧着身，像犯
罪一样，挑着箩筐怯怯地远远躲开。

走到一处院子里，我把茶豆腐担子
放到禾场坪中间，紧张地四处张望，希望
有人来买。见没有人来，我麻起胆子，把
担子慢慢地挪到人家屋门口，坐着，等生
意开张。两个院子走下来，茶豆腐还原封
不动，没有卖出一个，时间又用了不少。
没办法，挑到下一个院子时，我放下扁
担，鼓起勇气，干咳几声，开始吆喝起来。
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见，眼睛不敢看
别人，脚抖个不停。

“你这个卖茶豆腐的师傅，像个哑
巴一样，不开口喊。就是喊起那一声，
也是在喉咙眼里，别人听得到？你这么
做，谁知道你是做什么的，茶豆腐怎么
卖得掉？”几个老人围了过来，爱怜地
摸着我的头，开导着，并帮忙大声吆
喝，喊人来买。人来买了，第二个问题，
也接着来了。

来人问我多少钱一斤。我犹豫良久，
报了个父亲给我定的最低价。他说高了，
还了个价。围观的人也帮着搭腔，说价格
贵了，便宜一点，大伙每人买一些。我第
一次卖东西，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人
完全懵了，满脸通红，手足无措地站在那
里，不知如何是好。

一位长者见状，出来打圆场。说我还
小，要在场人别为难我了。我报的价，肯
定是父母讲的。卖低了，回去交不了差。
人家还是个小孩，就出来卖东西，不容
易。他看到我还没有开张，捡起茶豆腐就
往秤盘里放。要每人多少都买一点，好让
我早点卖完回家。

万事开头难，总算开秤了。
卖茶豆腐的几年里，印象最深刻的，

是刚开始卖不久，有人说我的秤不准，要
校秤。在这方面，我有信心。钉秤时，秤匠
师傅主动说要把秤钉“嫩”一点点，每秤少
几钱。人家看不出，也是一笔收入。我家坚
决不同意，要求把秤钉“老”一点，每斤多
五钱左右。以免较起真来，秤被人踩了。做
生意，被踩秤，那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随着生意的日益兴隆，有人来“砸场
子”了。说我的秤不对，买一斤茶豆腐，用
他的秤一称，只有九两一钱，要校秤，并
声称要踩了我的黑心秤，不再坑人。这方
面，我不怕。每次给人家称茶豆腐时，我
都会按照家传，把秤往外移半个星子的
距离，秤尾翘到买家的眼睛上去。见要校
秤，看热闹的人，一下子就围了过来。我
把来人的茶豆腐放到秤盘里，称给大家
看。秤杆高高翘起，还有一斤一两。

这里，要补充一个细节。我家卖茶豆
腐，都是买家选好，先放到秤盘里称了重
量，然后才拿棕树叶子或稻草串起来。这
样卖出去的茶豆腐，无论怎么称，都会比
买的实际重量重。

来人将茶豆腐挂到自己的秤钩上，称
了下，秤平平的，九两一钱。这一下，围观
的人起哄了，愤愤然，什么难听的话都讲
了出来。这么小，就学会扣秤了。长大了，
何得了。高声嚷着，马上就要踩了我的秤。

“踩秤可以！”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不
知哪来的勇气，站直腰，大声说，“我们两
个，一个秤多，一个秤少，已经争不清了。
请你们另外找条秤来，如果称了还是我
的秤有问题，我自己踩了它，吃了！”

“你讲得有点道理。”人群静了一下，
又骚动起来。大家纷纷喊一位叫陆娘的
老人，叫她回家拿秤来校。说她家的秤很
准，放得心。

陆娘来了，屁股后面跟着陆爷，提着
秤。弄清缘由后，陆爷拿过我们两人的
秤，仔细端详了一番，提了几下，劝那人
还是不要称了，算了。那人坚决不肯，要
见个高低。

陆爷摇摇头，拿起那串茶豆腐挂到
秤上。水平地称着，转给围观的人看：一
斤一两三钱！人群再一次炸开了锅。陆爷
见来人不服，和颜悦色地说，你家的秤大
多少，大家心里都有数。这次你又秤不配
砣，拿大砣来称，怎么称得准呢。

经此一“劫”，我家的茶豆腐生意，越
做越红火。

（周志辉，任职于邵东市堡面前乡人
民政府）

卖茶豆腐
周志辉

◆宝庆人物

◆岁月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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